
【案例一】赵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现实应用

案情简介：赵某（女）与杨某（男）于2017年8月结婚，婚后育有一子。2023年9月，赵某以其婚后多次被杨某殴打为由，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赵某称，杨某在赵某月子期间就对赵某实施殴打，赵某念及孩子，多次选择忍让，不料杨某变本加厉，甚至殴打孩子，赵某为此多次报警；2023年7月，杨某又因家庭琐事持刀威胁赵某，赵某认为自身时刻处于危险之中，故申请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查认为，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在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时，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结合相关证据及双方陈述，赵某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其申请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故裁定：一、禁止杨某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杨某骚扰、跟踪、接触赵某。
法官后语：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暴力受害方合法权益的有力途径。现实生活中，基于子女、老人、名誉等不同考虑，受害方在遭受家庭暴力后仍然选择维持婚姻关系的情形并不少见，其婚内权益保护问题亦随之显现，不容忽视。为进一步打击各种形式的家庭暴力，人民法院正不断完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目前，在程序启动方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以提起离婚等诉讼为必要条件，既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主诉求，又避免另案进程影响其审查进度，为快速、及时制止家庭暴力奠定了制度基础。而在事实证明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明确了此类案件的证明标准，即“根据相关证据，认为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存在较大可能性的，可以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相关规定减轻了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回应了此类案件取证困难的现实关切，亦展现了司法机关反对家庭暴力的坚定决心和不懈努力。

【案例二】徐某诉杨某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

——婚内人身侵权亦适用侵权责任相关规定

案情简介：2021年11月，杨某（男）起诉徐某（女）离婚，并诉请处理婚生子抚养及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事宜；徐某在该案中提出杨某曾对其实施家庭暴力，要求杨某赔偿精神损害。2022年8月，法院一审判决准予二人离婚，并判决杨某赔偿徐某精神损失费40000元；后杨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3年3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上述离婚纠纷案件审理期间，徐某另以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为案由起诉杨某。徐某诉称，2019年12月22日晚，杨某当着孩子的面突然击打徐某头部，后用力将徐某从沙发推到地上，徐某猛然倒下，同时脚部受伤。当晚徐某报警，派出所出警协调解决。徐某经诊断构成右踝关节骨折，后住院两次接受手术。基于杨某造成徐某骨折并接受两次手术的情况，徐某诉请杨某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费用。杨某则辩称，其并未无缘由攻击徐某，该情况系属意外事件，杨某对此没有过错或者并不承担主要过错。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本案中，徐某、杨某系夫妻关系，理应和睦相处、互敬互让，冷静妥善处理家庭内部的矛盾纠纷。二人因家庭琐事发生冲突，对徐某因发生冲突导致脚部受伤产生的合理损失，杨某理应承担赔偿责任。故结合在案证据并经核算，判决杨某给付徐某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共计4万余元。该案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法官后语：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离婚纠纷案件中，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行为人一方构成重大过错，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即享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在夫妻感情确因家庭暴力而破碎的案件中，家庭暴力可能同时对受害方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害，受害方另行提起诉讼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法院亦应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有效畅通受害方的维权路径，依法保障弱势方的诉讼权利。现实生活中，部分家庭暴力受害方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羞于寻求帮助甚至拒绝接受帮助，进一步加大了涉家庭暴力案件中证据采信及事实认定方面的审理难度。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目前，公安、法院、妇联等单位亦凝聚合力为反家庭暴力提供工作支持，建议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及时通过报警、就医、申请救助等途径寻求帮助并固定证据，亦可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而汇聚各方力量筑牢反对家庭暴力的坚实屏障，营造共建美好生活的和谐氛围。

【案例三】杨某诉张某离婚纠纷案

——夫妻在离婚诉讼中均负有申报共同财产的法定义务

案情简介：杨某（女）与张某（男）于2012年9月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二人婚后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自2018年7月起分居生活。2023年6月，杨某以夫妻感情基础薄弱、三观不合为由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其与张某的婚姻关系，并处理婚生女抚养及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事宜。杨某称，因分居时间较长，其不清楚张某取得及持有夫妻共同财产的具体情况。为准确界定夫妻共同财产范围，法院制备了明确记载财产申报要素及风险提示信息的《夫妻共同财产申报表》和《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在庭审前组织二人各自填报。

处理结果：本案中，杨某及张某的配合度较高，填报内容真实完整，且就对方申报内容亦无异议。最终经法院组织调解，本案在充分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婚生女由杨某抚养，张某定期支付子女抚养费。调解协议同时明确了各自名下的房屋、存款、有价证券、物品、债权等多项财产的归属。

法官后语：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法院可以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作出判决。其中，准确界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是处理离婚纠纷所涉财产争议的基本前提。现实生活中，走向离婚诉讼的案件当事人大多已经分居，基于生活场景和经济行为的独立性，双方往往就对方是否转移或隐匿财产存有疑虑。而随着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可供公众选择的投资渠道、投资工具也日益丰富，个人名下的银行存款、股票基金、虚拟财产等各类账户在数量、类型方面均向复杂化发展，亦提高了离婚诉讼当事人获悉对方所持共同财产的困难程度。2022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已明确将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上升为夫妻双方在离婚诉讼期间应尽的法律义务，法院根据案件现实情况制作申报材料样式及规范，适时对离婚诉讼当事人进行风险提示，引导双方准确如实完成填报，为理顺双方财产争议，保障婚姻关系中的弱势方依法主张其财产权益，减少离婚后财产纠纷的发生几率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撑。

【案例四】小李诉李某、张某合同纠纷案
——离婚协议中赠与未成年子女财产条款的法律认定

案情简介：李某（男）与张某（女）于1998年9月登记结婚，于2002年7月生育一子小李，于2012年8月协议离婚。二人签订《离婚协议书》，第二条记载：甲房屋现协商女方占2/3，男方占1/3，待孩子小李成年后，过户给小李，过户小李前，任何人无权处理房产，房贷及租金由女方负责。2019年12月，李某与张某补充签订《附加协议》，第一条记载：甲房屋归小李所有，李某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售卖、抵押房产。小李成年后，李某未依约协助将房屋过户到小李名下，故小李将李某、张某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当事人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的条款，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张某与李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是双方针对婚姻关系、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的综合考虑。双方依据该离婚协议已经办理离婚手续。离婚后，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协议。依据该协议，双方均同意待小李成年后，将甲房屋过户给小李。现小李已成年，要求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李某应予配合;张某亦同意将其名下涉案房屋的房产份额过户至小李名下,本院不持异议。故对小李起诉要求确认甲房屋归小李所有并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该案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法官后语：离婚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应当贯彻诚实信用原则。现实生活中，父母在签署离婚协议时基于子女利益考量约定了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但其后可能因生活环境变化而出现不予认可的情况。对此应当注意的是，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在解除婚姻关系时，综合考虑财产、亲情等情况，经相互妥协让步而达成的协商结果，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赠与未成年子女财产条款融合了双方解除婚姻关系时对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债务处理等事项的处分意见，与离婚协议的整体内容具有牵连性，亦富有子女利益考量及伦理道德色彩，不同于一般的赠与合同，应与离婚协议整体看待。在离婚协议其他内容已经履行，且不具备法定撤销赠与情形的情况下，赠与人割裂离婚协议内容、随意撤销赠与条款的行为有损未成年子女利益，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该赠与条款不能任意撤销。法院提示，在婚姻关系走向破裂的情况下，父母仍应关注未成年子女的成长保障情况，在签署和履行离婚协议时应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谨慎考虑，认真商议，全面履行，以充分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案例五】王某诉赵某、赵某某、陈某某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
——儿童嬉闹致伤的责任承担

案情简介：王某与赵某均系3岁儿童。2020年8月，王某与赵某在小区内广场玩耍，王某母亲、赵某父亲分别陪同。玩耍过程中，赵某追上王某，从身后双手抱住王某，王某在受到撞击且被抱住的情况下失去平衡，致使整个身体前倾摔倒受伤，赵某顺势压在王某背上。王某被送医治疗，经诊断构成右侧肱骨外髁骨折，并接受手术。此后，王某的父母作为王某的法定代理人以王某的名义将赵某及其父母赵某某、陈某某诉至法院，请求三被告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费用。诉讼中，经鉴定，王某的致残程度等级评定为十级。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王某在与赵某玩耍时受伤，赵某从后方双手抱住王某，致使王某整个身体前倾摔倒受伤，赵某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事发时赵某尚未成年，由其父母承担侵权责任。故判决赵某某、陈某某赔偿王某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19万余元。三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儿童尚处于成长期内，活泼好动是其天性，但因其身体脆弱性较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较弱，儿童之间在嬉戏玩闹中可能出现人身损害情况，因其尚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此类儿童相互嬉闹引发的损害事件，除儿童自身即有财产的情况之外，一般由其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则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已对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作出系统规定。其中，家庭保护居于首位，是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最直接、最基础的保护模式。为加强各项保护衔接，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络，法院在审判中亦依法履行职责，明确监护人的相应责任。法院提示，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充分发挥对儿童的教育、引导及照看作用，重视未成年人的安全意识培养和安全知识学习，促进未成年人养成自助自救的基本技能，并在未成年人参加有危险性的活动时充分履行监护责任，保障自己孩子和他人的安全，必要时亦可通过诉讼寻求救济，通过家庭保护与司法保护等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护航未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



